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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琉球位于日本九州与中国台湾之间的海域, 南北长达 600海里, 有大小岛屿约 50多个,
总面积约 2000多平方公里, 其地理坐标在北纬 24°—30°、东经 123°—130°。琉球群岛自北向
南, 由吐噶剌列岛、奄美群岛、冲绳群岛、宫古群岛和八重山群岛组成, 其重要都市是冲绳
岛上的那霸, 距离那霸 2公里的首里为琉球历来的旧都。
我国史书最初记载琉球始于隋朝, 大业元年 ( 605年) , 海帅何蛮上言: “海上有烟雾气,
不知几千里乃流球也”。至明洪武五年 ( 1372年) , 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, 中
山王察度则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朝贡方物, 从此开始了中琉之间的友好往来。永乐二年
( 1404年) , 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, 明成祖命礼部遣官谕祭, 赙以布帛, 遂命武宁袭位,
此为明朝对琉球册封的开始 。
一
有关对琉球的册封, 《清史稿》载: “琉球国凡王嗣位, 先请朝命, 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, 赐
以驼钮镀金银印, 乃称王, 未封以前称世子, 权国事。”由于琉球“奉职尤谨虔, 修外藩礼”, 故
明清两朝对琉球的册封都非常重视。明朝派出的册封使一般按封赐藩王的规定, 遣给事中和行人
为正副使, 且分别授予麒麟、白泽, 公、侯、伯、驸马之服, 以示朝使殊荣。这些给事中、行
人虽然官阶不高, 按 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, 六科左右给事中仅从七品, 行人司行人为正八品。
但是他们皆担任要职,且满腹经纶。如给事中系常朝在奉天门御座左右侍立的近侍官,兼主奏对,




东珠帽顶, 正副使皆赐正一品麟蟒服, 服由工部制造, 礼部颁给, 顶带则自备。按清朝规定,
麟蟒为将军、提督之服制, 军兼提督者亦服之, 而赐册封使麟蟒服, 可见其官阶已与将军、提
督相当。还规定正使许带跟役 28人, 副使许带 15人, “出都门时, 肩舆八人, 例持节, 诏敕
前有黄盖、龙旗等仪, 皆由工部咨取, 所以壮天威也”。在京师从无人乘八座肩舆出都, 唯有
琉球、安南册封使可享此特权 。至于人员的选定亦甚严格, 每当琉球奏请派册封使时, 天子
即命内阁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、都察院、礼部堂官, 选举学问优长、仪度修伟者为正、副使。
每次初选的人数大概有内阁中书 4员、翰林院编修 3员、都察院给事中 4员、礼部主事 3员,
集中于乾清宫, 由皇帝定夺, 下旨遣其中 1人为册封正使, 1人为副使 。
明清两朝派出的琉球册封使, 大抵明朝有 17次, 计29人; 清朝有 8次, 计16人。具体名
单如下: 洪武五年, 遣行人杨载, 册封中山王察度; 永乐二年, 遣行人时中, 册封中山王武宁、







俎豆、礼仪悉遵 《会典》。康熙五十八年, 琉球国又于文庙南建明伦堂, 谓之 “府学”, 择久米
大夫、通事 1人为讲解师, 月吉读 《圣谕衍义》; 三、六、九日, 紫金大夫诣讲堂, 理中国往来
贡典, 察诸生勤惰, 籍其能者备保举。8岁入学者, 择通事1人为训诂师教之 。在文庙两庑藏
有大量经书, 其中多数是由福州购回的中国书籍, 也有部分是琉球国人所著, 如 《世缵图记》、
《中山历传世系》、《中山世鉴》、《中山集》、《闽游草》、《燕游草》、《中山官制考》、《指南广义》、
《执圭堂草》、《观光堂游草》、《澹园集》、《要务汇编》、《四本堂集》、《五云堂集》等。有些琉球
版的书籍, 如 《近思录》, 则屡引 《明一统志》、《邱琼山家礼》、《梅诞生字汇》, 大概是来闽留
寓的琉球人把宋儒之书携归另刊, 旁附以琉球文字, 以便其国人诵习 。
明清册封琉球的使者大多数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化精英,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。他们在
琉球等候季风归航时, 除了游历琉球山川名胜, 访问当地风俗民情外, 也留下不少诗文佳作、
匾额字画。如琉球在那霸港册封使登岸的地方建有迎恩亭和天使馆, 供册封人员驻扎。馆中
的厅堂、廊房、楼阁、亭园、台榭、书室、小轩, 周围宽广, 与燕中报国寺相类; 馆内铺设
的桌椅、床帐、碗碟、杂物等, 俱照中国制度, 平时由专司收贮在库, 俟册封使至日方敢动
用。康熙二年册封使张学礼到达琉球时, 天使馆虽已年久失修倾颓, 但后楼上尚留有明崇祯
二年册封使杜三策题写的梅花诗百首于壁间, 其余吟咏甚多, 外有匾额、字画, 皆是明朝历
代册封使留下的遗迹 。在天使馆仪门上原有 “天泽门”三字匾, 由明万历二十九年册封使夏
子阳所题, 后失去, 继由康熙五十七年册封使徐葆光补书; 大堂前楹有康熙二年册封使张学
礼、王垓题的 “天威远布”隶书四字和康熙二十一年册封使汪楫、林麟 题的 “敷命堂”三
字, 后又加徐葆光题的 “皇纶三锡”四字, 悬于正梁上 。
明清册封使每次渡海时, 按规定都有从客偕行。在这些从客中, 不乏有各种专业人材, 他
们把自己的技艺带到琉球, 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。例如在康熙二年册封使张学礼随带的从客
中, 有姑苏人陈翼, 字友石, 多才艺。到达琉球后, 琉球王即持帖请他教授其世子等 3人的琴
艺, 3人分别是世子弥多罗、王婿哑弗苏和法司子喀难敏达罗。他们寓居在天界寺学习 1个月,
后又移至中山府习月余, 授国王世子思贤操 《平沙》、《落雁》、《关睢》3曲; 授王婿 《秋鸿》、
《渔樵》、《高山》3曲; 授法司子 《流水》、《洞天》、《涂山》3曲。其他登门求教者无虚日, 皆
称之 “友石先生”。此外, 有西湖人吴燕时, 字羽嘉, 业岐黄, 切脉知生死, 琉球国中求医者无
不立愈, 亦有数人受其传授医术 。时隔50多年后, 当册封使徐葆光到达琉球时, 原先 “友石
先生”教授的琴艺已失传, 琉球国中亦无琴, 唯有琴谱仍保留, 琉球国王则遣那霸官毛光弼随徐
葆光带来的从客、福州人陈利州学琴三四月, 练习数曲, 并请把琴一具留下 。
册封使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, 加速了琉球国家文明化的进程。正如明天顺六年册封使
潘荣在《中山八景记》中所说: “中山之民物皆易, 而为衣冠礼义之乡。” 其中最显著的是, 琉
球自建国以来, 从无有关国家历史的记载, 至 1650年始由琉球王尚质之从弟尚象贤 (字文
英) 首次编写 《中山世鉴》一书, 书中大量引用了嘉靖十一年册封使陈侃撰写的 《使琉球
录》和 《保元物语》等 。另者, 文庙的建立使琉球人有受教育之所, 特别是在久米村聚居的
闽人三十六姓, 世世代代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。蔡世昌在 《久米村记》一文中就写道: 在
文庙之左有明伦堂, 堂中 “两庑设学, 选立二师, 一曰讲解师, 一曰训诂师。村中通事、秀
才及童幼皆从业焉, 师生有舍, 庖廪有次, 人知响学, 争自濯磨, 改粗鄙之俗为儒雅之风, 皆
庙学之赐而吾村之盛迹也” 。由于文明之风渐长, 故在琉球官宦之家俱有书室客轩, 庭花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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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四时罗列, 书架上摆列 《四书》、《唐诗》、《通鉴》等集, 多为重新翻刻, 旁用琉球土语译
注, 以便阅读 。再如琉球国中产米无多, 故大半以番薯为粮。嘉庆四年册封使李鼎元至琉球
时, 特书 《朱薯颂》一文付之国中文人, 并慨然为之歌曰: “令珠而如沙, 人以之弹雀; 令金
而如泥, 人以之涂 ; 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、瑶池之桃, 人以之为不死之大药。”告诫他们:
“薯之用如此, 慎毋贱视。”这些琉球文人读过之后, 深受教育, 皆表示 “吾今而知薯之德与
薯之所以贵也, 行当传之邦人, 毋讳食薯”。
综上所述, 明清两朝琉球每当国王过世或世子嗣位时, 必先请朝命, 由朝廷派使臣前往琉
球册封。由于琉球颇称守礼,故两朝对琉球册封甚为重视,派出的册封使都是几经挑选的给事中、
行人, 或翰林院编修等。这些册封使多数是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化精英, 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 很
自然就把中国文化传播到琉球。在宗教方面, 他们把对海神天妃的崇拜带到琉球, 在琉球建造天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日)小叶田淳《历代宝案(琉球外交文书)》,载《日本学士院纪要》第 47卷,第 1号, 1992年 10月。
蔡世昌《久米村记》,载潘相辑《琉球入学闻见录》卷四,《艺文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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